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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中华文明长河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深院抄书桐叶雨

遥想古时，那时的儿童，没有今日
的电子产品和繁多的课业，却拥有大自
然最纯真的馈赠。他们在田间地头追
逐嬉戏，爬树、抓鱼、摘莲蓬、踏着青草
追蝴蝶，那欢快的身影如同一幅幅生动
的画卷，至今仍然感染着我们。

古代儿童，他们的快乐往往与大
自然紧密相连。他们追逐蝴蝶，嬉戏
于花丛之间，那份童真无邪，令人心驰
神往。如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中
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
处寻。”诗中孩子们追逐着黄色的蝴
蝶，穿梭在金黄的菜花丛中。他们并
不在乎是否能捉到蝴蝶，重要的是那
份追逐的过程，那份与自然亲密接触
的喜悦。

古代儿童有大把的时间嬉戏于山
水间，他们或泛舟湖上、或登山望远，尽
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牧童骑黄牛，
歌声振林樾。”袁枚的《所见》让我们看
到了牧童的快乐。他们骑着黄牛，穿梭
在绿意盎然的林间，歌声悠扬，回荡在
山谷中。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
是现代社会中难以寻觅的。

古代儿童的快乐不仅来自大自然
的馈赠，还来自家庭和社会。“稚子金盆
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杨万里的
《稚子弄冰》中，孩子们在寒冷的冬天
里，用彩线穿着冰块玩耍，那份童趣和
天真让人忍俊不禁。而在家庭中，父母
长辈的呵护与教导，也为他们的成长增
添了无尽的快乐。

古代儿童的快乐还体现在他们对
生活的热爱与好奇上。胡令能的《小儿
垂钓》中，“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
草映身”描绘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孩子专
注垂钓的场景。他或许并不懂得垂钓
的技巧，但他却用纯真与执着，让我们
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古代儿童也读书学习，学习之余也
有自己的小调皮。那“小娃撑小艇，偷
采白莲回”的诗句，便展现了儿童们在
学习之余，也不忘寻找生活中的乐趣。

此外，古代儿童还常常展现出机
智与聪慧。《所见》中的牧童“意欲捕鸣
蝉，忽然闭口立”。这种对自然的观察
与理解，不仅展现了儿童的聪明才智，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

探索。
当然，古代儿童的快乐也离不开亲

情的陪伴。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共度
欢乐时光，那份温馨与幸福，成为他们
成长道路上最美好的回忆。如孟郊在
《游子吟》中写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诗中
母亲为游子缝制衣服的情景，展现了母
爱的伟大与温暖，同时也传递出孩子在
家庭中享受到的关爱与幸福。

古代儿童的快乐，是那样真实、那
样动人。它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天真
无邪的笑容，听到了他们欢快的笑声。
这些快乐时光，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古代儿童的天然之乐
□葛鑫古风杂记

古代官员的工资
为什么称“俸禄”“薪俸”

现代人的劳动报酬叫做工资，古代官
员也发工资，但往往以“俸禄”和“薪俸”这
样的字眼代替。“禄”最初的意思是上天所
赐给的福分。在古人的眼中，帝王就是上
天派来的神，他们是天子，是代替天帝给
人间赐福的神。当他们把土地、奴隶等赐
予大臣、亲戚时，这些东西就是“禄”了。
而且当时只有有爵位的人才有“禄”，其他
小官吏或平民百姓只能得到糊口的粮食，
所以“禄”是分封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内
部按等级对土地、人口的分配。“俸”是奉
的分化字，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发展
的产物。早期的“俸”是按照贤能程度、功
劳大小的标准以粮食的形式发放的，有时
也将粮食折合成钱发放。可见，“俸”与

“禄”最初的性质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
发展，“俸禄”也常常作为一个词使用，泛
指朝廷发给的银钱或粮食。

“薪”的本义是柴草，“薪”和“水”在人
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常结合在
一起使用，指的就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采
集柴草、储备饮水的活动。古代的官府除
了给官员发“俸”外，也经常以各种名目发
些生活费，称为“薪”。据史料记载，发

“薪”的形式也不一样，有时是发柴草，有
时也折合成钱银，这样，“薪俸”也就成为
一个词了。直到今天，我们口语中还经常
以“发薪水”代替发工资。

国学小知识

□陈大新诗话亭

初夏，是万物生长的美好时节，唐人
徐夤《初夏戏题》是一幅精巧的小品。其
诗云：“长养薰风拂晓吹，渐开荷芰落蔷
薇。青虫也学庄周梦，化作南园蛱蝶
飞。”春去夏来，地气已变得暖热，万物在
薰风的吹拂下，由复苏到生长，蔷薇花的
春之梦已经结束，荷塘圆叶渐渐撑起了
伞盖，再看南园翩跹的蛱蝶，难掩破茧而
出的欢欣。当它们还是青虫的时候，恐
怕也如庄子一样，在做着化蝶的梦吧。
在暖风晴好的园子里，它们梦想成真，轻
快地上下飞舞着。诗人截取了初夏田园
的一角画面入诗，以舒展的笔调，表现了
初夏带给作者愉快的心情。“青虫也学庄
周梦”，语带戏谑，可见诗人的童心未泯，
而诗称“戏题”，则徐夤放松、闲适的情态
可掬了。

徐夤，一作徐寅，字昭梦，生卒年已
不详，莆田（今属福建）人。现存他最早
的诗是《闻长安庚子岁事》，写于880年，
黄巢攻占长安，僖宗逃蜀之时，其诗云：

“羽檄交驰触冕旒，函关飞入铁兜鍪。皇
王去国未为恨，寰海失君方是忧。五色
大云凝蜀郡，几般妖气扑神州。唐尧纵
禅乾坤位，不是重华莫谩求。”立场站在
朝廷一边，他是一心要求功名的。但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忠于王朝的儒生，
功名之路却是异常艰辛。虽然早有诗
名，可十几年间却屡挫于名场。徐夤曾
作《路旁草》云：“楚甸秦原万里平，谁教
根向路傍生。轻蹄绣毂长相蹋，合是荣
时不得荣。”后来，徐夤鬓须皆白，方中进
士，得了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小官，倒很像
是诗谶了。他的奔走权门与科场不利有
诗为证，其《忆长安上省年》云：“忽忆关
中逐计车，历坊骑马信空虚。三秋病起
见新雁，八月夜长思旧居。宗伯帐前曾
献赋，相君门下再投书。如今说著犹堪
泣，两宿都堂过岁除。”又《长安述怀》诗
称：“黄河冰合尚来游，知命知时肯躁
求。词赋有名堪自负，春风落第不堪
羞。风尘色里凋双鬓，鼙鼓声中历几
州。十载公卿早言屈，何须课夏更冥
搜。”

徐夤得秘书省正字时，年已过半百，

《唐才子传》对他后半生的事，仅用了十
个字：“竟蓬转客途，不知所终云。”其实，
从他的《自咏十韵》里，还是可以大致了
解一些他的经历，其诗云：“只合沧洲钓
与耕，忽依萤烛愧功成。未游宦路叨卑
宦，才到名场得大名。梁苑二年陪众客，
温陵十载佐双旌。钱财尽是侯王惠，骨
肉偕承里巷荣。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
亲见画图呈。多栽桃李期春色，阔凿池
塘许月明。寒益轻裯饶美寝，出乘车马免
徒行。粗支菽粟防饥歉，薄有杯盘备送
迎。僧俗共邻栖隐乐，妻孥同爱水云清。
如今便死还甘分，莫更嫌他白发生。”诗中

“梁苑二年陪众客”是指他来到了朱全忠
幕府里，“温陵十载佐双旌”则是他又往泉
州依刺史王延彬，一住十余年。温陵是泉
州的别称，王延彬能诗好佛，他与徐夤诗
酒唱和，相处甚欢。此后徐夤归老乡里，
居延寿溪，这里风光秀丽，南宋王象之《舆
地纪胜》载：“延寿溪，在莆田县北十里。”
观其名可知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在延寿
溪，他有《初夏戏题》诗中所流露出来的闲
适情趣，但有时也有独处的寂寞感。在
《偶题二首》中有这样的句子：“归来延寿
溪头坐，终日无人问一声。”老年退隐是很
自然的事，也是明智的选择，为何徐夤还
会生出“无人问一声”之叹呢？这与他诗
名大而官职小有关，在唐代那样一个官本
位意识很强的社会环境里，诗名只是受人
尊敬而已，世俗真正重视的仍然是地位，
这也不是唐代才如此，而是历代皆然的。
其实，从上述他的《自咏十韵》中可以看
出，他晚年的生活是不错的，所谓“寒益轻
裯饶美寝，出乘车马免徒行”“僧俗共邻栖
隐乐，妻孥同爱水云清”。有僧俗往还，有
天伦之乐，又夫复何求呢？不过，这又与
他年轻时的抱负有关，徐夤总有一种未了
平生之愿的遗憾。他在《览镜书怀》中写
道：“从今休说龙泉剑，世上恩仇报已迟。”

徐夤死后，王延彬以诗哭之：“延寿
溪头叹逝波，古今人事半销磨。昔除正
字今何在，所谓人生能几何。”徐夤曾作
《人生几何赋》，其中有句云：“尝闻箫史
王乔，长生孰见。任是秦皇汉武，不死何
归？”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非
常深刻的大变迁：门阀世家瓦解了，平民
社会取而代之；奴婢制瓦解了，雇佣制取
而代之；计口授田的均田制瓦解了，“田
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取而
代之；庄园经济瓦解了，租佃制取而代
之。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变革，
其核心就是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
转型。这也符合英国历史学家梅因的观
察：“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
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在宋代之前，庄园制下的农民具有
农奴性质，是依附于门阀世族的部曲，没
有独立户籍，世世代代都为主家的奴仆，
替主家耕种。唐律便一再强调“部曲谓
私家所有”“部曲奴婢身系于主”。主家
可以自由买卖部曲，就像买卖牛马一
样。在法律上，部曲也属于“贱口”，不具
备自由民的地位，部曲若跟良民斗殴，则
部曲罪加一等。法律甚至规定良民之女
不得嫁与部曲，若嫁之，则本是良民的妻
子随丈夫沦为贱口。

入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与庄园经
济的解体，从前的部曲均被放免为自由
民，一部分部曲可能获得了土地，一部分
则成为地主的佃户。自由经济的租佃制
开始全面代替庄园经济的部曲制。

在租佃制下，佃户毫无疑问已不同
于部曲。首先，佃户属于自由民，具有跟
其他编户齐民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再是
隋唐时代的所谓贱口——宋代基本上已
经不存在贱口了。其次，佃户与地主之
间，也只是构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而不
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租佃关系基于
双方的自愿结合，宋朝的法律禁止地主
在人身上束缚佃客，宋仁宗天圣年间的
一条诏令说：“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

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
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
果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意思是
说，佃户在每年收割完毕之后，均可自由
退佃，不须经过田主同意，如果田主阻挠
退佃，佃户可以申请法律救济。

为避免地主与佃户双方发生利益纠
纷，宋政府要求租佃关系的确立需要订
立契约：“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官司。”
租佃契约通常要写明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租佃期、田租率等等。宋代的田租率
通常为50%，这当然不是政府强制规定
的结果，而是租佃双方在市场经济下形
成的均衡价格。

除了契约上约定的义务，佃户有权
拒绝地主的其他要求。在发生天灾、战
乱的情况下，如果地主不对佃客进行存
恤，法律还允许佃户违约，“徒乡易主，以
就口食”，即使地主以违约为由将佃客告
上法庭，州县也不给予受理。

许多富户、地主为了挽留佃客，“每
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因为

“一失抚存，（佃客）明年必去而之他”。
南宋士大夫袁采告诫家人要体恤佃客：

“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
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
赒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
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
理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并不是说
宋朝的地主都特别有同情心，这其实乃
是租佃制的内在逻辑使然，苏轼说得很
清楚：“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
租课，非行仁义，然犹至水旱之岁，必须
放免欠负、贷借种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
荒，后日之失，必倍于今故也。”这也正好
说明了，基于自由契约的制度，无疑更容
易激发出人性中的善。

宋朝废奴了吗

□吴钩宋风遗韵

紫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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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开花正值夏秋季节，
约6~9月，所以有了“百日红”
的雅称。明代薛蕙有诗赞道：

“紫薇开最久，烂熳十旬期。
夏日逾秋序，新花续放枝。”

紫薇花花色艳丽，花朵繁
茂，开放时如火如荼，灿若云
霞。宋代诗人杨万里《疑露堂
前紫薇花两株，每自五月盛
开，九月乃衰》吟颂道：“似痴
如醉弱还佳，露压风欺分外
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
放半年花。”唐代刘禹锡《和令
狐相公郡斋对紫薇花》云：“明
丽碧天霞，丰茸紫绶花。香闻
荀令宅，艳入孝王家。”诗人不
吝美妙佳句赞美紫薇花色的
艳丽、花期之悠长。

唐代开元元年，唐王朝改
中书省曰紫微省，中书令曰紫
微令。所以中书令也就有了“紫微郎”的雅
称。白居易《紫薇花》云：“丝纶阁下文书静，
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
对紫微郎。”另外一位叫褚朝阳的唐代诗人也
在《奉上徐中书》中写下：“中禁仙池越凤凰，
池边词客紫薇郎。”官至中书舍人的杜牧，曾
作过一首知名的《紫薇花》诗：“晚迎秋露一枝
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
偏笑艳阳人。”因此诗广为传诵，杜牧还博得
一个“杜紫薇”的雅号。与杜牧的春风得意相
反，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一日看到官
舍中的紫薇树，伤感之情油然而生，再次以
《紫薇花》为题，写下了：“紫薇花对紫微翁，名
目虽同貌不同。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
托春风。浔阳官舍双高树，兴善僧庭一大
丛。何似苏州安置处，花堂栏下月明中。”

宋人对紫薇花也是钟爱有加。宋词中，
咏唱紫薇者俯拾皆是。晏殊《清平乐·金风
细细》词云：“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
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紫薇朱槿花
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
夜微寒。”整首词笔锋娴雅，结构紧密，布局
精巧，生动展现出作者清闲的形象，抒发了
淡淡的忧伤。

宋代词人廖世美《烛影摇红·题安陆浮
云楼》云：“霭霭春空，画楼森耸凌云渚。紫
薇登览最关情，绝妙夸能赋。惆怅相思迟
暮，记当日、朱阑共语。塞鸿难问，岸柳何
穷，别愁纷絮。”杜牧有首《题安州浮云寺楼
寄湖州张郎中》云：“去夏疏雨馀，同倚朱阑
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词作化用该
诗诗意，写出了自己的伤怀愁绪，语淡情深，
优雅别致。

□胡胜盼草木记

□李笙清文澜听泉

古人爱鸟护鸟佳话
□徐锐闲话斋

鸟是人类的朋友，是自然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生态
平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自古以
来，我国人民就十分爱鸟护鸟，民
间流传着许多美好的爱鸟护鸟故
事。

晋朝著名诗人陶渊明不仅爱
菊，而且爱鸟。这位不为五斗米折
腰而归隐南山的田园诗人，以自己
需要安居之切，深深体会到鸟儿也
应有个栖息之地。于是便亲自动
手，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起树来，
让鸟儿成为自己的“芳邻”。他还
写了一首五言诗：“孟夏草木长，绕
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
庐。”这说明只要人们与鸟为友，就
能有一个“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
只在耳东西”的幽美舒畅环境。

北宋翰林学士苏东坡，平生热
爱花木，珍惜禽鸟，留下了不少护
花爱鸟的佳话。一年，苏氏父子三
人出川赴京，舟行川江，涪州旧友
送给苏东坡一只山胡名鸟。那珍
禽红颌蓝脯，目光熠熠，异常秀丽，
东坡爱不释手，欲留，恐它离群悲
鸣；欲放，又怕它落入恶鸟之口，于
是感叹而赋《涪州得山胡次子由
韵》：“终日锁筠笼，回头惜翠茸。
谁知声 ，亦自意重重。夜宿烟
生浦，朝鸣日上峰。故巢何足恋，

鹰隼岂能容。”爱鸟之心跃然诗
中。最后，还是把那可爱的小鸟放
归山林。

苏学士爱鸟，出自母亲自小的
教诲。苏母程氏生性贤淑，秉性慈
爱善良。她常对儿女们说：“花在
树则生，离枝则死；鸟在林则乐，离
群则悲。”正是由于不忘母亲的谆
谆教诲，苏东坡才深知“欲观好花
莫折枝，欲玩珍禽勿笼囚”的道理，
成了一位爱鸟之士。

东晋有一位名叫支道林的僧
人十分喜爱白鹤。一天，有人送给
他一对白鹤。支道林怕它们飞走，
便剪短了它们的双翅。白鹤本是
一种展翅高飞、翱翔蓝天的禽鸟，
此时因不能飞翔，低垂着头，懊丧
地瞅着自己被剪短了的翅膀，发出
声声哀呜。僧人心想：这对可爱的
白鹤，既然有直上九霄之志，岂愿
做贫僧的玩物？于是，他精心喂养
这对白鹤，使它们的翅膀很快长齐
了，身体也养健壮了，然后选择了
一个晴朗的天气，放它们飞走了。

清朝著名书画家郑板桥52岁
得子，全家爱若掌上明珠。但因自
己在山东潍县做县令，不得不将幼
子托付于弟弟照料。一天，有位家
人从外边带回一个鸟笼，养了一只
画眉鸟送给孩子玩。孩子不领情，

当场拒绝，并说：“我爹不许笼中养
鸟，人图愉悦，而鸟却困在笼中，何
情何理？”说得大家连连点头称是。

事有凑巧，正在此时一匹快马
飞驰而来，信使送来了郑板桥的家
书。大家立即围拢过来，只见一纸
清秀小楷，开头就写到：“我云不得
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
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
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
鸟家也。”郑板桥还在信末抄录了
欧阳修的一首题为《画眉鸟》的诗，
诗云：“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
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
间自在啼。”规劝胞弟爱鸟护鸟。

郑板桥的这番话，使家人感动
不已，于是一起动手，植树造林，共
同创建“鸟国鸟家”。几年后，郑板
桥的家乡便花木扶疏、绿树成荫
了。黎明时，百鸟扬翠振彩，一片
啁啾之声。郑板桥爱鸟护鸟，更重
视为鸟儿们提供良好的栖息环
境。传其在潍县也如此。有人便
写打油诗赞之：“怪才郑板桥，敬民
兼爱鸟。其子幼聪慧，谨遵父所
教。爱鸟非不养，栽树种花草。鸟
有家与国，生活才会好。今当学古
人，莫伤无助鸟。鸟也有情物，岂
可油炸炒！”

古代的读书人大多将科举高
中、踏入仕途作为人生的奋斗目
标，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
成名天下知”，想要实现这一愿望，
勤奋读书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正因如此，古人寒窗苦读不辞辛
劳，学习方法千方百计，留下“囊萤
映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牛
角挂书”等脍炙人口的读书励志故
事。其实抄书，亦是古人丰富学识
的一种另类的读书模式，历史上通
过抄书来提升自己学问、素养的文
人雅士不胜枚举。“捣蘖潢剡藤，辛

苦补散亡。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
藏。故家借签帙，旧友饷朱黄。皇
坟探八索，奇字穷三苍。储积山崇
崇，探求海茫茫。一笑语儿子：此
是却老方。”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
特别喜欢抄书，他的这首《抄书》，
描述了自己日常借书、抄书的画
面，并将抄书比作能让人返老还童
的药方，道出了诗人抄书的心境与
乐趣。

在印刷业十分落后的古代，人
们所用的书籍很多都来自抄本，如
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炼丹家和医
药学家葛洪一生抄写的书籍达410
多卷，这也为他众多的著述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古人抄书，并不是随
意抄录，对版式的规范、字距、行
距、书体等有着诸多要求。抄书的
过程，亦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可以
增强抄书者对书中内容、知识的理
解和领悟，同时亦练习了书法。对
那些一笔不苟、精益求精、看上去
赏心悦目的抄本，历代藏书家们无
不视若珍宝、精心珍藏，有的还当
作书帖一样临摹，这也是古人流行
抄书的魅力所在。

古人抄书成风，还留下许多佳
话。明代文学家杨循吉喜爱读书、
藏书，哪怕官至礼部主事，亦好学
不倦，一听说某人家中有古籍异
本，就赶紧想方设法买下来，购之
不得则借来抄录缮写，并以之为快
事，即使病中也不停歇，这点从他
的一首《抄书》中就可见一斑：“沉
疾已在躬，嗜书犹不废。每闻有奇
籍，多方必图致。手录畏辛勤，数
纸还投弃。贸人供所好，恒辍衣食
费。往来绕案行，点画劳指视。成
编亦艰难，把玩自珍贵……”

杨循吉提倡抄书，与他同为吴
中著名文士和藏书家的朱存理、吴
宽、阎起山、都穆等人皆以抄录图
书为乐，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爱好抄
书的文人圈子。清代文学家朱彝
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写道：“是时
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若朱性
甫（朱存理）、吴原博（吴宽）、阎秀
卿（阎起山）、都玄敬（都穆）辈皆手
自抄录。”其中吴宽为书法大家，藏

书以亲手抄本多见，其抄本多使用
红印格抄写，然后以私印记之，抄
书笔法绝伦，被近代学者叶德辉称
为“自明以来，藏家最珍并争藏之
本，首列吴抄”，他卓越的书法成
就，看来与坚持不懈的抄书习惯有
一些关系。

古人抄书，信奉的是一种对书
的敬畏，一种虔诚学习的态度，是
一种将抄读功能运用到极致的产
物，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文化
基础和个人修养。明末著名学者
张溥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
斋”，所读之书必手抄，抄一遍，然
后烧掉抄本；读一遍，再抄一遍，如
此反复抄读六七遍才罢，在明史上
留下了“七录七焚”的佳话。清代
诗人查慎行抄书成瘾，至老依然兴
趣不减，到了一种“老夫抄书指生
茧”的地步。明末清初“三大儒”之
一的顾炎武，自幼接受嗣祖顾绍芾

“著书不如抄书”的教导和影响，一
生酷爱读书，更注重抄
书之功。顾炎武曾自
述：“先取《一统志》，后
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
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
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
不尽，则注之旁；旁之不
尽，则别为一集曰《备
录》。”据他的弟子潘耒
回忆：“（先生）无一日不
读书，无一日不抄书。”
可见其抄书的毅力与勤
奋并不是一时的，而是
贯穿了他的一生。大儒
所取得的诸多成就，来
自于一点一滴的积累、
日积月累的坚持，才能
厚积薄发，天道酬勤。
古人崇尚抄书，是一种
严谨的治学方法，拥有
一千余年历史的岳麓书
院十八条学规中，就有

“读书必须过笔”之条，
正是因为古人意识到抄
书的重要性，才有那么
多珍贵的古籍抄本被传
承下来。

古人抄书有三益：易于记诵，
校正讹误，练笔习字。在古代那种
慢节奏的时光里，抄书既是一种乐
趣，也是一种人生的履历，还是一
种谋生的手段。南朝梁诗人、藏书
家王僧孺幼时家贫，常帮人抄书，
每次抄完后，都能将所抄写的内容
背诵无误。抄书，亦是一种很辛苦
的事情。北宋大文豪苏轼写过一
首《觅俞俊笔》，在赞叹俞俊抄书书
法工整的同时，发出了“虽是玉堂
挥翰手，自怜白首尚抄书”的感叹。

抄书，作为读书的另一种形
式，在如今这个流行无纸化办公的
时代，早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每
每想起清代学者朱彝尊“夺侬七品
官，写我万卷书”的那种抄书志趣，
心里就会泛起一些怀旧的思绪，对
古人“深院抄书桐叶雨，曲栏联句
藕花风”的抄书意境多了一层由衷
的敬意。

渐开荷芰落蔷薇

宋李唐《雪窗读书图》


